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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一名最普通的教授，却为中国的水利水

电事业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

他从不与人争辩，只以学识服人。同行们渴

望得到他的指点，却又有些敬畏他直指要害的见

解。

他是老专家们最可信赖的“战友”，是中青

年教师心目中的“大咖”“男神”。

他把名利看得最淡。虽然在他身上没有太多

耀眼的光环，但他对女儿说，爸爸这一辈子做了

自己最喜欢做的事情。“那些钢筋混凝土结构摆

在那里，证明我干了些什么就足够了。”

临走时，他为母校捐出了高达百万元的励学

金，留下了 86 本记录重要工程资料的笔记，把

遗体捐献给医学院用作研究。

终其一生，辛劳却愉悦，简朴却富足。

生命中的每一天应该怎样度过？秉持怎样的

信念才能心安无悔？什么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和快

乐？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用他普通而不平

凡的人生作出了自己的回答。

向祖国水利事业许下终身之约
选择从事水利水电事业，对谷兆祺来说，或

许是一种偶然，抑或是一种必然。

谷兆祺的父亲谷镜 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

一所高等医科学校——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

医学院）的创始人之一。抗战爆发后，谷镜 携

全家随校迁往昆明、重庆，并辗转应聘担任中正

医学院、广西医学院、同济医学院等校病理教授。

虽战乱流离而弦歌不辍，学堂不灭的灯火点亮了

少年谷兆祺的心。

在重庆，治军治水并重、致力打造“塞上江

南”的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

曾到南开中学作过有关水利工程的报告，这让谷

兆祺对水利造福民生有了初步的印象。

1946 年，谷镜 代理上海医学院院长职务，

并组织该校师生员工分批迂回返沪。随父亲和家

人沿嘉陵江东行时，谷兆祺目睹了纤夫拉纤的悲

苦—纤夫们衣衫褴褛，弓身曲背，挽着粗砺的

纤绳，步履沉重地向前行进。号子声、波涛声相

互应和，宛如冬日里低沉的哀鸣，在谷兆祺耳边

久久萦绕。15 岁的谷兆祺由此立志：“不能让他

们再这么辛苦下去，我一定要学水利！”1948 年，

谷兆祺同时考取了清华大学土木系（水利专业）

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当时内战尚未结束，南

—追记我国水利水电工程
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
谷兆祺

     记者 程曦  实习记者 吕婷

化作滴水汇江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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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交通极为不便，家人希望他留在上海读书。然

而谷兆祺却坚持要去清华学水利，尽管这在当时

看来是一个无比艰苦的行当。

谷兆祺的夫人陈方说：“和那个时代的很多

人一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是谷兆祺的毕

生信念。”而水利，就是谷兆祺向祖国许下的终

身之约。

在清华学习期间，谷兆祺和同学们自称“洪

流”，共同创作了一首名为《洪流》的班歌，还

曾一起出过一本叫《回首洪流》的集子。谷兆祺

工作后常跟学生们谈起“洪流一代”的故事，他

很自豪能为水利事业奋斗终身，教育学生们也要

做热爱河流、心胸开阔的水利人。

1952 年大学毕业后，谷兆祺一直在清华水利

系任教，从事水利水电及岩土工程的教学、科研

与生产工作，不仅桃李满天下，还先后参与密云

水库工程、引滦入津工程、三峡工程、南水北调

工程、黄河三门峡、万家寨、小浪底、二滩、龙滩、

东风、新疆石门子等上百个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

的设计、审查、评估及咨询工作（如果算上小型

水利工程，则超过 200 个），此外还为京、冀、

陕、甘、宁、新、藏、云、贵、川、晋、桂、蒙、

鄂等省区的水利水电工程做了大量义务工作。

谷兆祺有个特殊的习惯——每到一个工地，

就拣一块石头带回清华园。这些被天南海北的江

河风雨冲刷过的石头，寄托着他一生的情结和追

求。

“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八千里路云和月，六十余载江与河。谷兆祺

一生奔走在万里江河之间，“真刀真枪”做水利。

从 1958 年参加密云水库建设工程开始，一直到

古稀之年，谷兆祺都坚持亲赴施工现场检查指导。

爬大坝、钻隧洞、进电厂、攀闸门、睡帐篷、查

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现场检测……攀

上爬下是他的工作常态。他把全部心血都投入到

工程现场中，甚至连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都置之

度外。

谷兆祺在看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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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云水库建成后，清华水利系大队师生撤回

学校，设计总工程师张光斗先生考虑到前两年在

“大跃进”的情况下，有些设计或施工工作可能

有不周到之处，因而嘱咐谷兆祺等几位师生继续

留在工地，一方面完成所有的扫尾工程，一方面

把已做的工程仔细核查一遍，凡有不妥之处，务

必加以补救。

就这样，谷兆祺在密云水库工地一共驻守了

6 年。送走大部队后，他带领设代组（代表工程

设计单位在施工现场的机构）仔细核查每一本计

算书、每一张图纸、每一项观测记录，发现隐患

10 余处。这些加固修补的工作都很重要，若不做

好，每一项都可能引发严重的后果。谷兆祺等人

反复考虑各项加固方法，花了几年时间才把这些

缺陷弥补好。在此后几十年的运行中，这些地方

均没有发生任何问题，保证了“放在首都人民头

上的一盆清水”（周恩来总理对密云水库的赞誉）

安全送入千家万户。

这 6 年中，最让谷兆祺牵挂的是在疗养院养

病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女儿。工作和家庭的重担

压在他一人肩上，聚少离多，但他从未向妻子抱

怨过自己的苦和累。三年困难时期，夫人陈方亲

眼目睹谷兆祺回家后竟然一顿吃下 80 个饺子，

从中大概可以揣想丈夫在工地的艰辛生活。感冒

生病对谷兆祺来说是“家常便饭”，不值一提。

直到 1964 年被查出肾炎，组织上安排他返校治疗，

谷兆祺才不得不放下心头的坚持，与密云水库暂

别。

张光斗的研究生、水利系教授彭守拙回忆

说：“每当谈到密云水库工程时，（张光斗先生）

都会提到谷老师，张先生常常因谷老师常驻水库

而无法照顾家庭子女，又难以找人代管而深感不

安。”因为谷兆祺的能干、实干、足以独当一面，

张光斗先生把他视为自己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现场踏勘是谷兆祺最看重的环节，不管发生

什么事也拦不住他。土木系教授王元清在水电部

西北勘测设计院担任助理工程师时，曾多次跟随

谷兆祺去青海拉西瓦水电站工地踏勘。那里河谷

狭窄陡峻，施工中因岩崩等不止一次造成人员伤

亡，但哪怕事故刚刚过去，谷兆祺都执意要亲自

去现场。王元清回忆说：“工地的探测洞大多都

在三四百米的高处，每次都要顶着 8 公斤重的钢

盔爬上去，谷老师每次都身先士卒，攀爬时我们

追都追不上，钻洞时一下子就钻进去了，在现场

非常认真地测试和指导。谷老师对我们说，我们

做工程就一定要肯吃苦，要多去工地。”

2004 年，已经有一次脑梗发作史的谷兆祺

坚持远赴二滩水电站一线踏勘，跟年轻人一起钻

隧洞、绘草图。在北京家中的陈方忽然接到谷兆

祺打来的电话，让她到首都机场接他。谷兆祺平

时出差从不让人接送，身为医生的陈方知道，丈

夫一定是出现了严重的身体状况。“那是他第二

次脑梗发作。去工地前他就觉得身体不舒服，一

直坚持到在文件上签字时，大家才发现他已经拿

不住笔了，赶紧把他送到当地医院作了紧急处理，

再送上飞机。”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陈方和小女

儿谷丹心有余悸。

“活着干，死了算。”这句略带戏谑却质朴

有力的“口头禅”，谷兆祺身体力行了一辈子。

“把学问做到大地上”的专家
谷兆祺是典型的“烂笔头”，在任何业务性

的场合，他总是拿着笔记本随时作记录。不过谷

兆祺的家人、同事还是没有想到，在整理谷兆祺

的遗物时，发现他留下的工程笔记竟然有 86 本

之多。他从风华正茂的 1957 年一直记到年逾古

稀的 2007 年，直到 2008 年再发脑梗才不得不停

下了手中的笔。这些笔记清晰记录了他去过的每

一个工地和各项水利水电工程的详细参数，还有

当场绘制的工程草图，字迹刚劲方正，绝无潦草

之处。谷兆祺一笔一划把这些参数记在了本子上，

也一点一滴把这些工程的每个细节记在了心里。

从这个涵盖半个世纪间中国各大水利水电工程的

手写“数据库”出发，谷兆祺构建了自己扎实而

独到的专业体系。

或许得益于记笔记，谷兆祺对数字的记忆力

超乎寻常。“若论记得多，记得准，水利系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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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出其右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马吉明说，

“谷先生工程经验丰富，常能迅速洞悉问题的本

质，这与他记住了国内外很多工程的参数有密切

关系”。最让马吉明叹服的，是谷兆祺基于丰富

经验练就的敏锐洞察力和快速决断力：“在简单

浏览了设计图之后，谷先生能很快指出压力隧洞

覆盖层厚度是否满足要求、洞线规划是否合理；

对于一个水电站，他可以快速估算出各部分的尺

寸、规模与造价。”

“文革”后清华水利系首届水工专业的毕业

生，曾经担任贵州东风水电站地下厂房设计总工

程师的曹普发，回忆谷兆祺曾在水电站实习工地

上说过一段使他们终生受益的话：“作为一个合

格的工程师，三秒钟要对观察的对象有个数字反

应，三分钟要有个较准确的数量概念，三小时后

要拿出精确的数据结果！”曾任国际岩石力学学

会中国国家小组秘书长的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李

仲奎钦佩地说：“（谷老师）是这样说的，也是

这样做的，而且做到了极致。在水电工程领域中，

从宏观的规划设计，到具体的结构计算分析，甚

至到绘图、写字、描图，都达到了理念创新、技

术精湛、追求卓越的境界。”

“学识特别渊博，工程经验丰富”，是国

务院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成员、清华大学水

利系教授王光纶对谷兆祺的评

价。王光纶清楚地记得，第九

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曾长期担

任水利部部长的钱正英在向时

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汇报中

国工程院西北水资源咨询项目

时，尽管业界专家院士云集，

但钱正英最终只挑选了两位汇

报人——一位是国务院三峡工

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南水

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专家委员

会主任潘家铮院士，介绍全国

水资源总体情况；另一位就是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谷兆祺，

专题汇报对社会上关于“大西线”调水建议的讨

论。谷兆祺用建筑高度和体量打比方，形象地对

比了三峡工程与“大西线”的工程难度。听完汇

报后，温家宝特意感谢了谷兆祺的讲解，称赞他

这么一讲，过去有些不太清楚的事情一下子就清

楚了。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周

建军回忆说，谷兆祺也许并不认识和记得他这个

晚辈，但是每次因为工程问题请教谷兆祺时，老

先生都会认认真真地做计算，亲手写下非常仔细

的意见和建议。周建军感慨地说：“我们没有一

点私交，但是我们做的都是有关国计民生的事，

所以他非常在意、上心。我觉得谷老师是少有的

能把复杂问题尽量用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并且

很好地化作工程实际的人。谷老师是地地道道的

水利工程师，一生以建坝为事业，但他也是中国

最早认识到生态环境重要性的水利学者之一，他

是实实在在地‘把学问做到了大地上’。”

享誉世界的 Professor Gu
谷兆祺不仅走遍了祖国的江河湖海，还在改

革开放后多次走出国门，带回国外先进的水电工

程经验，为亚洲多个国家的水利项目作出了重要

贡献。

谷兆祺的笔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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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1985 年，谷兆祺到挪威科技大学

研修访问。山国挪威拥有先进的水电科技，全国

99% 以上的电量由水电站产生，而 85% 以上的

水电容量存于高水头的地下电站中，可以称得上

是“地下水力发电系统的博物馆”。在挪威期间，

谷兆祺抓住一切机会跑遍了大大小小的水电工程

现场，详细考察挪威水电发展的方方面面。在一

年多的时间里，谷兆祺与当时在挪威进修的李新

新、郭军合作编写了《挪威水电工程经验介绍》

一书，系统总结了挪威水电发展所采用的新技术，

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不衬砌压力隧道、气垫式

调压室、岩锚吊车梁……这些谷兆祺大力推荐的

挪威新技术后来在中国都得到了应用，岩锚吊车

梁的应用尤其广泛而普遍。谷兆祺不仅是传播西

方水电新技术的“盗火者”，他在岩锚吊车梁的

设计理论方面也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这本书从编写、审核到最终出版，涉及很多

单位和人员，工作量巨大。谷兆祺白天实地调研、

记录素材，晚上查阅资料、梳理所见所闻，常常挑

灯工作到深夜，第二天又迎着晨曦出门。得知这本

书的主题后，有老师曾经提醒他把调研到的技术经

验同时写成学术论文发表，为评教授作准备。谷兆

祺却干脆地说：“我没有时间再去做论文了。评职

称只是我个人的事，写这本书对国家更有用。”本

着为国家的水利水电事业带回宝贵经验的初衷，谷

兆祺呕心沥血完成了这部“引进、吸收、再创新”

的著作。目睹了整个成书过程的教研组同事彭守拙

既惊叹于谷兆祺的工作效率、组织能力和广泛的人

际关系，也深深体会到他的学术思想是“以工程的

设计和实践为中心，总结经验，推广有利于国民经

济的新型结构”。至于个人利益的得失，则完全不

在谷兆祺的考虑范围内。

挪威的水电技术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然而谷兆祺在学习过程中一直不卑不亢，对祖国

的热爱与自信更是有增无减。他在挪威科技大学

研修访问期间，还专门为相关院系的师生作了一

场关于中国水电事业发展成就的报告。谷兆祺的

报告深深震动了以水电为傲的挪威人——原来中

国在水电方面也有如此不俗的成就！因为这场报

告，也因为谷兆祺为中挪两国水电事业交流作出

的不懈努力，挪威水电系统中有很多人对“谷教

授”（Professor Gu）和他身后蓬勃发展的中国水

电事业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挪威回国后，谷兆祺积极筹办了中挪水电

技术研讨班，邀请挪威专家来清华讲课，国内很

多设计院所都派代表参加学习，不少总工、总设

计师因之受惠。得益于谷兆祺打下的良好基础，

清华水利系至今仍与挪威科技大学、挪威工业研

究院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

系。挪威科技大学的教授还

曾专门派研究生到谷兆祺门

下进修，到中国水电工程工

地实习。

挪威为总结本国水电发

展的经验，曾出版了一套多

达 17 本的系列丛书，内容

涵盖规划、水工结构、水电

站、地下工程、水文学、水

力学、施工组织、环保等诸

多方面。鉴于此套丛书对国

内水电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

值，退休后的谷兆祺组织相

关专家翻译了全套丛书，并谷先生热衷于手写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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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力亲为，笔耕不辍。书籍最终以《挪威水电发展》

的中文名称出版。2010 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挪方

在挪威馆内隆重举行了丛书发行仪式（此前在清

华水利系也举行了发行仪式），并把这套书为礼

物送给有关代表。

在亚洲，谷兆祺先后参加过尼泊尔库勒卡

尼电站、伊朗卡尔赫大型水利枢纽项目、德黑兰

Lavarak-Sohanak 引水工程、泰国宋卡供水工程、

马来西亚里瓦古电站、柬埔寨供水工程、印尼杜

迈输水工程等各国水利工程的设计和咨询，常常

能在短时间内高水平完成任务，得到外国同行的

极高评价。

“不管去到哪个国家，谷兆祺总是说，比不

上中国的大好河山，他是真的深爱我们这个国家

并为之骄傲。”夫人陈方说。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1993 年，谷兆祺退休了。然而他心中始终

牢记老校长蒋南翔“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

五十年”的教导，他放不下那么多学生、那么多

工程、那么多祖国的山山水水。直到耄耋之年，

谷兆祺依然满头黑发，他喜欢唱《革命人永远是

年轻》，干起活来常常忘了自己的年纪。1993 年

~2008 年这 15 年间，谷兆祺保持着平均每月出差

一次的频率，坚持奋战在工程第一线，直到病重

卧床，无法再亲临现场。退休后，谷兆祺接手的

第一件大事就是密云水库的全面安全检查。曾经

参加密云水库设计、建造、维护全过程的他，在

1994 年密云水库迎来历史最高水位的紧要关头，

义不容辞地挑起了守护水库的重担。

密云水库工程项目众多，包括潮河、白河两

大枢纽，7 座主副坝、7 条隧洞、3 大溢洪道、电

站及各种闸门等，技术涉及结构、土力学、水力

学、水文、地质、水环境等水利系的所有专业，

情况极其复杂。为了做好这次全面安检，谷兆祺

召集了 30 余位老教师，带领数十位研究生和本

科毕业班学生奔赴密云水库。“爬大坝，钻隧洞，

进电厂，攀闸门，查阅资料，核算结构，取样实验，

现场检测……无论严寒酷暑，谷兆祺都亲赴现场

检查和指导。”在他的带领和感召下，这些各自

领域的老专家义无反顾地表示：“你说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数九寒冬，谷兆祺的嘴唇冻紫了，

手冻僵了，还是精神抖擞地带领师生，穿着水靴，

钻进隧洞一一检查。这感人至深的场景深深印在

水利系教师才君眉的脑海里，也烙印在年轻后辈

的心里。经过一年半的苦干，师生们对水库进行

了全面彻底的检查，编写出 70 余份专题报告。

年事已高的张光斗先生也一直关注和指导安检工

作，经常听取谷兆祺的汇报，亲自审查、修改每

一份报告。这项成果为水库加固与改建提供了详

尽的依据，对首都的防洪安全及供水安全作出了

重要贡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密云水库工程建设

的老教师们逐渐力不从心。为了做好交接工作，

2005 年后，谷兆祺陆续为水库管理处安排讲座，

向年轻一代的技术员、工程师们全面讲解水库工

程的设计、建造、加固、抗震以及安检情况。最

集中的一次组织了各专业 10 余位老教师，进行了

历时一周的讲座。对于这次“交底”，老教师们

非常重视，纷纷翻出自己多年积累的笔记，认真

备课。水库管理处也非常重视，全程做了录音。

就这样，谷兆祺为守护密云水库作出了最后的努

力，留下了宝贵的技术遗产和精神遗产。

1997 年～ 2000 年，谷兆祺担任清华水利系

承担的新疆昌吉州玛纳斯县石门子水库设计总承

包项目的副总工程师。石门子水库工程位于高震

高寒地区，基础岩石为较软弱的砾岩，施工条件

和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年近七旬的谷兆祺却经常

在最艰苦的时间段，出现在工地上最危险的地方。

每次到工地，谷兆祺首先一定会去引水发电隧洞

的“掌子面”，亲自查勘是否有地质缺陷和不良

构造，对围岩的支护方案提出建议。“为了工程

安全，他真是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当时在石

门子水库工地担任清华设代组组长的李仲奎感动

地说。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退休后的谷

兆祺，时刻牵挂着他的水库、电站。他参加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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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工程、溪洛渡工程、向家

坝工程的设计和质检工作；

帮助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

四川省水利水电勘测设计研

究院，华能集团康定公司、

涪江公司等设计环保型水电

站，并组织了一支经验丰富

的队伍参加南水北调，研究

大西北调水、雅鲁藏布江开

发以及三门峡第三次改建等

重大课题，帮助解决黄河、

三门峡水库的泥沙淤积问

题。10 多年间，谷兆祺为我

国许多大中型水电建设项目

做了上百项科研课题，总经费达 1800 余万元；

为各项工程提供了上百份的报告，解决了许多“疑

难杂症”。

为了把多年积累下来的成功经验和教训及时

传承给年轻一代，谷兆祺组织一些有经验的离退

休教师共同撰写了《水利水电工程经验及案例分

析》一书，以及相关的 100 多篇文章，系统总结

了清华水利系 50 多年在科研、设计、生产方面

的知识积累。直到病重前夕，谷兆祺一直在为国

家的水利事业贡献全部的光和热。“爸爸的记忆

是有选择性的，到晚年很多事都不记得了，但是

关于水利的记忆从不含糊。像密云水库的库容量、

历年降水量这些数据，他一直都记得清清楚楚。”

谷兆祺的小女儿、北京四中特级教师谷丹说。

奉献了一切的人生“如愿以偿”
2016 年 7 月，病榻上的谷兆祺委托夫人陈方

来到清华校友总会，捐赠多年积蓄 80 万元，设

立“清华校友—谷兆祺励学基金”，资助经济困难、

学习勤奋的学生完成学业，成材报国。直到身后，

按照他的遗愿，家人又把他最后一个月的退休工

资和近 20 万元丧葬费悉数捐入励学基金。

走到人生边上，谷兆祺选择了一切都“不留”。

他和孩子们的家庭再普通不过，但家人们觉

得他的决定也再正常不过——谷兆祺一生从未大

富大贵，却总是无比慷慨。只要遇到需要帮助的

人、可以促成的事，他就会毫不犹豫地解囊相赠、

倾囊以授。

谷兆祺最关心教育。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

经常利用出差间隙，到附近的农村小学看望学生。

看到孩子们在简易搭建的教室里，顶着风、淋着

雨坐在地上听课的情形，谷兆祺心中很不是滋味。

当时正值清华 1946、1947、1948 三届校友发起“希

望工程”建设的募捐活动，计划在河北易县建一

所希望小学。谷兆祺一次性捐出了 2000 元，这

是他好几个月的工资。在学校的落成典礼上，谷

兆祺郑重承诺：“我会尽我所能帮助学校发展。

如果我不在了，就由我的女儿继续来做这件事。”

从 1998 年到 2008 年，谷兆祺坚持每学期向易县

希望小学捐款，从未间断。

1997 年，谷兆祺在电视上看到一部讲述贫困

山区代课教师清贫奉献故事的纪录片，当即按照

片中提供的地址给教师们汇款并建立联系，长期

向他们提供资助。

其中一位优秀教师因住处离学校很远，又正

处于哺乳期，条件艰难到一度想要放弃工作，谷

兆祺又及时出资为她购买了一辆汽车，解决了她

的后顾之忧。当这名教师得知谷兆祺自己并没有

谷先生在河北阜平县同心希望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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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每天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时，流下了感动的热

泪。谷兆祺说：“我不图任何回报，只希望她能

继续为山区教育作贡献，因为孩子们需要好的教

育。”

对他接触到的贫困学生，谷兆祺几乎是“有

求必应”——资助他们的学业，关心他们的生活

成长，维修配置好系里换下来的二手计算机送给

他们，并把当地教师接到清华培训……他像一枚

温暖悠长的火种，拨亮贫困山区的红烛，用教育

的力量改变了数十位贫寒孩子的命运。

在易县清华希望小学、阜平县同心希望小学，

谷兆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条纽带，将关爱和善

意源源不断地传递下去。在谷兆祺的带动下，他

的家人和学生们也参与到扶贫助学活动中。有的

学生义务为希望小学讲课、为教师作培训；有的

已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仍然坚持每年资助希望

小学的贫困生。

在亲人、同事、学生和所有得到过他帮助的

人的记忆里，来自谷兆祺的那份关爱和温度永远

那么自然、及时，甚至无需言语——

年轻同事放假回家探亲，谷兆祺会送上一包

特意购买的点心；学生去外地实习，带的现金不

多，他二话不说就把自己刚刚领到的工资信封递

了出去；考研的外地学生因为关系没办好无处落

脚，谷兆祺不仅提供生活费，还帮忙租房子，直

到第二年学生顺利入学。

谷兆祺曾经在回京的火车上偶遇一位探亲的

军属。老太太专门从外地赶来，只为看一眼在驻

地当兵的儿子，儿子却因出差不能来接她。谷兆

祺就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中住了几天，和夫人陈方

一起带着她去天安门、颐和园，尽力弥补她没能

见到儿子的遗憾，最后买票把老太太送回了家。

第一次脑梗发作住进北医三院，得知同病房

的患者经济拮据，谷兆祺嘱咐自己的研究生代他

把治病钱送到了病友家人手中。

每到冬天，清华工会俱乐部旁冰封的荷塘都

会成为大人小孩嬉戏溜冰的乐园。几乎没有人知

道，是谷兆祺和其他几位教授出资雇人每天泼水、

扫地，维持冰面的厚度和清洁。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

谷兆祺的逻辑很简单：他只是觉得自己并没

有更多的需要，觉得自己有能力去帮助别人，所

以就这么去做了。

女儿们支持他把积蓄悉数捐出的逻辑也很简

单：“妈妈自己有退休工资，加上我们的供养，

后半辈子衣食无忧，就行了。”

谷兆祺的父亲当年未能实现的捐献遗体用于

医学研究的心愿，在近半个世纪后由谷兆祺实现

了。女儿们说，她们将来很可能也会像父亲一样。

与谷兆祺携手走过七十载风雨的陈方最懂他

的性格：“谷兆祺一生热爱祖国，所想的就是尽

最大能力做好工作，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最

终，他如愿以偿。”

如愿以偿的谷兆祺走得平静、安然。

同事和学生们去家中为他送行，映入眼帘的

是老旧的家具和起皮的木地板。就连摆放鲜花和

遗像的桌子，都已经非常破旧了。

他们怀念谷兆祺，怀念他精致详尽的图纸、

清晰准确的论断、一往无前的身影，怀念他带领

他们见识过的山山水水和大小工地，怀念他为他

们一一拍摄、冲洗和寄送的照片，怀念他深沉、

浑厚而富有感染力的歌声，怀念他永远的乐观、

淡泊和精神的富足。

而在大女儿谷承的记忆里，最快乐的是爸

爸在夏天傍晚载着她，飞快地骑车到大礼堂前给

她买五分钱的冰棍；最感激的是在那个鼓吹读书

无用的年代里，爸爸骑车到知青点给她送去两本

高中课本，让她在劳动之余不要放弃学习：“中

国的未来不能没有知识，中国的未来一定需要知

识。”

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轰轰烈烈。谷兆祺用

一生的学识、坚守和奉献，诠释了做好一名普通

教授、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和一位普通父亲的充实

与幸福。

他像一滴晶莹剔透的水珠，汇入江河，渗入

泥土，润物无声……

（本文转载自《新清华》2017年 04月 14日）


